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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至第十二节描绘罗马的小角时,它是一个被扭曲的象征,因为它成了异装的象征,一个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摇摆的变装者.这与米勒派的理解一致,即罗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罗马政权,第二阶段是罗马教权;然而,在经文中性别的摇摆之下,这只小角却脱离了历史与预言的次序（被扭曲）.尽管如此,这四节中的每一节都直接代表了与罗马政权或罗马教权相关的历史.异教罗马迫害一切抵抗其帝国权威的人,但第十节中教皇罗马（阴性）的迫害,则是专门针对天上的.
在米勒派认为罗马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度的理解下,从国家到教会、再到国家、再到教会的反复摆动并不会成为他们关切的问题.他们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像的脚上看见了铁与泥的掺杂,并把它简单理解为罗马的两个阶段,而不关心将其界定为第四与第五个国度的具体历史次序.对第七章他们也有同样的理解,其中那只向至高者说夸大话的角,使罗马之兽原有十角中的三角被拔除.即便米勒确实注意到了第9至12节中的性别交替,这对他关于第四个国度就是罗马的理解也无关紧要.按米勒派的理解,第四个国度在1798年结束,下一件预言性的事件就是基督的再临.
女性之角指明那位与男性之角犯属灵淫乱的女人,并见于第十节和第十二节.
它越发强大,甚至达到天上的天军;它将天军和星辰中的一些打落在地,并践踏它们.但以理书8:10.
教皇权力所施的迫害是针对基督教（天上的万军）的;在第十二节中,教皇罗马（阴性）因与欧洲列王行淫的过犯而获得权柄,以完成她的杀戮工作.
因过犯的缘故,有军旅交付给他去敌挡常献的祭;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并且亨通.但以理书8:12.
经文中的“host”代表赐给教皇权、用来对付“the daily”的军事力量.“against”一词意为“from”.来自由“the daily”所代表的欧洲异教诸王（异教罗马）的军事支援（军队）,因“过犯”之故被给予了教皇权.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且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这就是“过犯”.那种过犯的酒是基督徒的血.一旦教皇权掌控了异教罗马的军队,教皇罗马（“它”）就“把真理抛在地上;并且施行、昌盛.”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中,也描绘了将军队交给教皇罗马的情形：
必有军队为他而起,他们要亵渎坚固的圣所,废除每日献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但以理书11:31.
这节经文指出了从异教罗马到教皇罗马的历史转变.在经文中,“臂膀”指那些支持教廷的欧洲诸王,这一支持自公元496年起由法兰克人（法国）的国王克洛维率先开始.“臂膀”也通过自四世纪起一直到公元538年的持续战争,玷污了“坚固之圣所”（罗马城）.“臂膀”还清除了对教廷兴起的异教抵抗;到公元508年时,这种异教抵抗已经结束.
被译为“take away”的词是希伯来语“sur”,意思是“移除”.“军队”在公元538年把“那施行荒凉的可憎之物”（教皇制度）安置在地上的王位上.当«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指出有“一支军队”被赐给那阴性的“小角”时,这就与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的见证相一致.«启示录»第十三章也为同一真理作见证.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启示录 13:2.
怀特姊妹直接指出,第二节中的那兽就是教皇制度,而该节中的龙是异教罗马.异教罗马把三样东西给了教皇制度：“他的权势、他的宝座,并大权柄.”
自公元496年起,从克洛维开始,军事权力由异教罗马授予.用于统治的“座位”在公元330年被交给教廷,当时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把他先前的首都罗马留给由教皇领导的教会掌控.公元533年,皇帝查士丁尼颁令,规定教皇是教会之首并且是异端的纠正者,将他的“大权柄”交给罗马教皇.«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指出了赐下“军队”的时间,而这一预言的真理有许多见证所印证.从那时起（自公元496年开始）,教廷便“兴旺”了.
它将继续“行事”和“亨通”,直到对以色列北国的忿怒在1798年告终,并且教皇权遭受致命的创伤.
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并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11:36.
第八章第九节描绘了阳性的罗马（异教罗马）,并代表异教罗马所完成的三步征服过程,这三步也预表了教皇罗马要在地上宝座上被建立之前必须征服的三个地理区域,正如第七章中被拔起的三只角所代表的那样.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那两次三步式的征服,预表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三节中现代罗马的三个地理障碍.随后在第八章第十一节中,再次出现了那只阳性的小角（异教罗马）.在这节经文里,神圣的逻辑如此严密,以至于统治耶路撒冷的亵慢之人被迫引入若干神学谎言,以建立他们的伪造根基.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当我们开始处理自1863年以来被引入复临主义的伪币与伪宝石时,应当注意,复临主义自诩拥有两大所谓的神学专长,并以此作为维护背道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义的依据.当代复临主义神学家声称,他们要么是圣经历史的专家,要么是圣经语言的专家.他们对该节经文的应用表明,预言之道对他们而言已如同封住的书卷,也表明他们自称精通圣经语言不过是法利赛主义在现代的体现.
首先,人们忽视了第九至第十二节里关于“小角”的语法性别交替.如果他们确实是希伯来语的专家,就不会否认或淡化这样一个事实：但以理在这些经文中有意采用了语法性别的交替.“小角”既以阳性也以阴性出现,而且这些性别在经文中来回交替.神学家试图用垃圾和伪币掩盖这一事实,因为这清楚地表明第十一节指的是异教罗马,而非教皇罗马.他们当然坚持第十一节的“小角”是教皇,然而它实际上是异教罗马.
一旦承认关于“小角”的四处经文中有两处为阳性、两处为阴性,就很容易将这样一个圣经真理纳入释经：在圣经预言中,女人代表教会,男人代表国家.明白这一点,凡愿意明白的人都能看出,第十一节中的“小角”指的是阳性的罗马（异教罗马）,而不是阴性的罗马（教皇罗马）.
因此,这节经文被理解为在教导：异教罗马（他）自高自大,甚至与万军之君为敌,正如异教罗马把万军之君钉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时所做的一样.不仅异教罗马在十字架上自高自大、敌挡基督,这节经文还说,由他（异教罗马）,“常献的祭被除掉了.”
在«但以理书»中,有两个希伯来词都被译作“除去”.这两个词是“sur”和“rum”.这两个词都用于圣所的事奉中.sur 的意思是拿走或移除,当圣所里祭坛上的灰烬被移除时,用来描述移除这些灰烬的词就是“sur”.“rum”这个词的意思是举起并高举,当圣所中的祭司要举起摇祭时,他要“rum”（举起）那供物.在第十一节中,异教罗马（“the daily”）会通过举起并高举异教的宗教而“rum”（除去）异教.
异教罗马会高举并尊崇异教的宗教.自称精通圣经语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家选择把«但以理书»中所有出现的“take away”都理解为“remove”.他们未能承认但以理写作上的区分与精确,因此把自己置于先知但以理之上.
那些自称通晓圣经语言的神学家提出种种论证,解释为何但以理在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时,其实意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他们提供冗长乏味的词义研究来支撑其虚假主张.那些自称懂得圣经历史的神学家则辩称,这种错误的应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此,当但以理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时,只有历史专家才能辨明但以理真正的意思.识别这两种错误方法很重要,因为那些试图避开“line upon line”方法论的神学家常常使用它们.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经文中被译为“除去”的那个词,意思是“举起并尊崇”.它并不表示移除.这一事实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陷入困惑并产生矛盾,因为当把但以理所用词语的实际定义应用到这节经文时,他们的前提在对经文作简单检验时就站不住脚.他们主张经文中的“小角”是教皇罗马,因此,这节经文就会读作：“由他”（教皇罗马）“常献的被除去了”.
他们当然毫不介意把那个后来添上的词也包括进去,而怀特姐妹直接指出,那是凭人的智慧加上的,并不适用于该文本.
“后来我看见,关于‘常献的’（但以理书8:12）,‘祭’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加上的,并不属于经文本身,并且主将对此的正确看法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早期著作»,第74页.
他们把“常献的”认定为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因此,“常献的献祭”就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即“常献的”是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献祭工作.但启示指出,“献祭”一词“并不属于经文”.
当以法莲的醉汉把“常献的”认定为基督的圣所工作时,这节经文就会读作：“因他（教皇罗马）,‘常献的’被除去了”,或者会读作：“借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职事被除去了.”他们竟然教导这种谬论.他们坚称,在教皇统治的黑暗之中,人们对基督圣所职事的真正认识从心中被挪去了.
然而,被译作“除去”的那个词并不是“移除”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举起并尊崇”.如果那些自称精通圣经语言的专家能把希伯来词“rum”的含义正确应用于这段经文,他们的译文就该写作：“藉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事工被举起并被尊崇.”教皇制度何时曾经举起并尊崇过基督？
他们企图把希伯来文词“sur”的定义强加到希伯来文词“rum”上.但以理在另外两节经文中把意为“移除”的“sur”和“the daily”联系在一起,但在第十一节,他选择了意为“举起并高举”的“rum”.关于本节所编造的寓言大杂烩之所以荒谬,不仅因为对被译作“take away”的那个词的含义进行了曲解,也因为基督的圣所事工从未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从人间被除去.
但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便有不更改的祭司职分.因此,凡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希伯来书7:24、25.
像复临派神学家那样,为了给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误用撑腰,声称教皇制度曾在某段时期行使某种权力来除去基督在圣所中的代求,实在荒谬！
但这些神学家并不教导说,这节经文表明教皇权高举并尊崇了基督在圣所的职事.他们避开但以理话语的含义,也避开怀爱伦受启示的劝勉,不顾但以理话语的见证,只去教导他们自己选择要教的内容.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神学家们教导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借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职事被除去”,并且,他们以这样一个事实来支持“基督的圣所职事被从人们心中除去”：与这种除去相伴的是,“他圣所的所在被倾覆”.在神的话语中,没有一处经文指出天上的圣所——也就是基督施行代求之处——曾被倾覆.也没有任何经文指出,天本身——“他圣所的所在”——曾被倾覆.神学家们再次把自己置于先知但以理之上,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经文中的“他圣所的所在”指的是神的圣所,尽管但以理的教导与此观点截然相反.
所谓的希伯来语专家坚持认为,在该节经文中,希伯来语词“rum”需要按照希伯来语词“sur”的含义来理解.他们还坚持认为,希伯来语词“miqdash”需要理解为希伯来语词“qodesh”.“Miqdash”和“qodash”在«但以理书»中都被简单地翻译为“圣所”,然而它们的含义不同.“Miqdash”表示任何圣所,无论是上帝的圣所还是异教的圣所.它是“圣所”的通用词,但“qodesh”在圣经中只用来指上帝的圣所.
但以理知道异教的圣所与上帝的圣所之间的区别.如果但以理要指称一个异教的圣所,他会使用“miqdash”这个词.令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的希伯来语专家从未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在连续的四节经文中,但以理共使用这两个词三次.但以理对这两个希伯来词的用法（它们都被译作“圣所”）明确了他意欲表达的含义.
他自高自大,甚至自高到军队之君长;藉着他,常献的祭被除掉,他圣所的地方也被倾覆.因过犯的缘故,有军队交在他手里,去反对常献的祭;它将真理抛在地上,并且任意而行,而且亨通.随后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另一位圣者就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关于常献的祭和使荒凉的过犯,这异象要到几时呢？圣所与军队被交付人践踏,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然后圣所就必得洁净. 但以理书 8:11-14.
就在包含复临主义根基的那段经文中,但以理用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这两个词都被译作“圣所”.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中,但以理选择使用那个在圣经中只用来指称上帝圣所的希伯来词;但在第十一节,他使用了一个通用的希伯来词,它既可以指上帝的圣所,也可以指异教的圣所.
如果但以理想要把第十一节里的“圣所”认定为神的圣所,他就会使用他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两次使用的那个同样的希伯来词.绝对清楚的是,但以理在第十一节区分了一个异教的圣所,与第十三、十四节中的神的圣所！但是以法莲的醉汉辩称,第十一节里被“拆毁”的“他圣所的地方”就是神圣所的地方,尽管他们回避了“地方”这个词.
他们教导说,教皇制度夺去了基督代求的职事,并且将天上圣所的真理践踏在地.然而,但以理清楚指出,第十一节中的“圣所”并非神的圣所,而是异教的圣所.且他同样明确表示,被毁坏的并不是“圣所”,而是他圣所的“所在地”.
现代神学家拒绝承认第九至第十二节中有意的性别交替,采纳了源自背道新教内部的关于“常献”的定义,并开始在人类的臆测、传统与习俗的沙土上建造根基.当他们读到第十一节时,他们甚至拒绝了怀特姊妹所受启示的劝告,该劝告指出米勒把“常献”理解为异教是正确的,并开始运用障眼法和臆测,为他们对天主教与新教神学的偏爱辩护.
他们在经文中把异教罗马变成教皇罗马,并强行把“除去”的定义加在一个本意为“举起并尊崇”的词上.他们把“常献的”这个撒但的象征定义为属神的象征,然后坚持认为一个异教的殿就是神的殿,同时回避直接提到圣所的“所在之处”.而那些“不识字的”（正如以赛亚所称）,只有在“识字的”告诉他们确是如此时才会明白的人,接受了这盘寓言的菜肴,以致自取灭亡.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米勒梦中以宝石象征的知识的增长.
使徒保罗警告我们：“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正是我们所当料到的.我们最大的试炼将来自这样一类人：他们曾经拥护真理,却转向世界,以仇恨和嘲笑把它践踏在脚下.上帝有工作要交给祂忠心的仆人去做.仇敌的攻击必须用祂话语的真理来应对.虚谎必须被揭露,其真面目必须被显明,耶和华律法的光必须照进这世界的道德黑暗之中.我们要陈明祂话语的要求.若忽略这庄严的职责,我们断不能被算为无罪.然而,当我们站出来为真理辩护时,不要为自己辩护,也不要因被召去承受羞辱和曲解而大做文章.不要怜惜自己,却要为至高者的律法大发热心.
使徒说：“时候将到,他们不能容忍健全的教义,反而顺着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堆积许多教师,耳朵发痒;他们要转耳离开真理,转向荒诞的传说.”我们在各处看见,人很容易被那些废弃神话语之人的迷妄想象所掳去;但当真理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充满不耐烦和怒气.然而,使徒对神仆人的劝勉是：“在一切事上要警醒,忍受患难,做传福音者的工夫,尽你的职事.”在他那个时候,有人离弃了主的事业.他写道：“底马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弃我”;又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言语.”
先知和使徒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对和责难的试炼,就连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也凡事受过与我们一样的试探.他忍受了罪人对自己的顶撞.
这个时代的一切警告都必须忠实地传达;但“主的仆人不可争竞;总要温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我们必须谨慎珍惜神的话语,免得被那些离弃信仰之人的诡诈作为所污染.我们要用与我们的主在被黑暗之君攻击时所用同样的武器——“经上记着说”,来抵挡他们的灵与影响.我们应当学会熟练运用神的话语.劝勉是：“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必须有殷勤的工作、恳切的祷告与信心,才能应对假师傅和诱惑者诡谲多端的谬误;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样的人你要躲开.”这些话描绘了神的仆人将要面对之人的品行.“好说谗言的”“不爱良善的”,必在这败坏的世代攻击那些忠于他们的神的人.但天国的使者必须表现出在主身上所显明的那种灵.他必须在谦卑与爱中为人的得救而劳苦事奉.
保罗继续谈及那些反对上帝之工的人,将他们与古代以色列时期向忠信者发动战争的人相比.他说：“如今,正如雅尼和佯庇敌挡摩西,这些人也抵挡真理;他们心地败坏,在信仰上是可弃的.但他们不能再前进,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向众人显明,正如那二人的一样.”我们知道,与上帝争战的愚昧将要被揭露的时刻快要来到.无论我们怎样被诽谤和轻视,都可以安静地忍耐并信靠,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显明’,且尊荣上帝的人,必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蒙他尊荣.我们要分担改革家的苦难.经上记着：“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明白我们的忧伤.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召独自背十字架.各各他受苦的人子体恤我们的苦痛;他既在试探中受过苦,也能帮助那些为他缘故而处在忧伤与试炼中的人.‘是的,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作恶的人和诱惑人的,必越变越坏,欺骗人也被欺骗.至于你,你要继续持守你所学到的.’评论与先驱,1888年1月10日.




